
忙完手头的活，已是深夜。外面
传来一阵吵闹的声音，仔细听，原来是
喝多了酒的人。拉开窗帘，看着街上
几个年轻人酩酊大醉的样子，脑海中
不由浮现出自己醉酒的情形来。

那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临近春节，
单位给职工发了米和油，还有一瓶白
酒。那时我刚好失恋，心情极度郁
闷。晚上躺在单身宿舍的床上，想起
从前纠结的情感，又一次泪流满面。
不经意间，桌子上那瓶白酒映入眼
帘。从来没有尝过酒的我有了一种莫
名的冲动，不由自主拿起酒瓶，像喝凉
水一样咕咚咕咚喝起来，全然不顾白
酒的苦涩和辛辣。喝着喝着，就不省
人事了。

当我清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
已经躺在医院的病床上。睁开眼，床
头站着老领导和同事。此时，我头痛

欲裂，整个人浑浑噩噩，难受得要命。
听着同事们殷切的询问，我的眼泪扑
簌簌地流了下来。一旁的老领导拉着
我的手，深深叹了口气，像安慰自己的
孩子一样，和蔼地说：“傻孩子，有什么
事放不下呢？天底下好人多的是，你
这样折磨自己值吗？你这么有才华，
相信一定会找到更优秀的人。记住，
忘记过去，才能重新开始！”

“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方晓情
深。”为爱而醉，我才体会到爱人的痛
苦，才能使我更好地珍惜以后遇见的
爱。 和朋友吃饭，饭桌上大家兴致勃
勃，推杯换盏，好不惬意，我经不住朋
友的怂恿，举起啤酒瓶一饮而尽，那时
只有一个字形容最恰当——“爽”。最
后，每个人都热情洋溢，喝得红光满
面，我的肚子撑得像充满气的皮球。
那次醉后，生活的纠结和烦恼被忘却

得一干二净，心里有的只是和朋友在
一起的快乐时光。“酒逢知己千杯
少。”虽然酒醒后才知道醉酒时的痛
苦，但我无悔。放下生活的负荷，偶
尔为友谊醉一回，才发现人生是如
此之美。

还有一次，和一客户吃饭，他彬
彬有礼地给我敬酒。明知小女子不胜
酒力，但他还不放过，死缠硬磨，让我
非喝不可，还说我不喝酒，就是看不起
他。听着那人刺耳的话，我气得只喝
了几杯便微醉了。不用说，这次醉酒，
我是被气醉的。

职场上的醉酒，那是迫不得已。
为了生计，我们常常会背着良心做自
己不情愿的事情。

天地悠悠，过客匆匆，人生当有几
回醉？想想，忙碌的生活中，偶尔醉一
次，也是一种痛快。

人生当有几回醉

双休日随团来到万仙山景区。
夜宿南坪村农家院，闻听离村4里有
一个景点叫“磨剑峰”，而此处却不在
我们的行程。同居一室的高中生兵
兵，听了房东老大爷讲磨剑峰的故
事，悄悄和我商量：磨剑峰不但有神
奇的山峰瀑布，山林里还有野猪，明
天我们早起一会儿，赶在集体出发去
郭亮村之前，跑磨剑峰一趟，如何？
我本身也喜欢猎奇，算算时间也够
用，于是我们早早睡下。

次日4点半起床，洗漱毕，出院
门，一片漆黑，昨夜还明亮的村街路
灯全部熄灭，真正看到了夜的黑。深
一脚浅一脚地摸索前行，按照村民所
说，出村是一道慢上坡，顺着水泥路
走了大概一里多地，脚下的路变成了
两米多宽的石头台阶。天空中飘着
雾蒙蒙的细雨，两边是黑黢黢的树
林，我们俩呼哧呼哧喘着气向上攀
登，偶尔扑棱棱一声响，兵兵紧张地
抓住我胳膊畏缩不前，“别怕！是小
鸟。”我大声说。兵兵带着颤音说：

“我长这么大，这是第一次摸黑走
路。”我一边安慰他，一边给他讲煤矿
井下巷道里的黑。正说着话，下面沟
里传出“哼哧、哼哧”声，极像大动物
喘气的声音，我不由毛骨悚然，兵兵
战战兢兢，紧紧拽着我。难道真的遇
到了传说中的野猪？我未加细想，绕
过台阶中间的一棵大树，手拉着兵兵
快步前行。天蒙蒙亮了，逐渐看清我
们走在一条大峡谷之中，两边都是陡
峭的岩壁。深沟里潺潺水声，脚下宽
阔的台阶变成了依山而建的栈道，沿
着栈道转了两道弯，忽然兵兵兴奋地
喊：“叔叔，快看，这个就是磨剑峰
吧？”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云雾弥
漫的天空里，矗立着一柄长剑一样的
山峰，在黑暗中摸索了半天，终于发
现了目标，我也特别兴奋，不由加快
了步伐。走到跟前，路边的提示牌上
显示，果然是“磨剑峰”。哗啦哗啦的
水声越来越响，转过磨剑峰，是一个
瓮谷，从狭窄处走进去，周围都是悬
崖峭壁，仿佛置身一个大缸中，一条
瀑布从高处落下来，兵兵激动得大声
呼叫，里面回声阵阵。

下山的路，我们走得轻快。很快
到了台阶上有棵大树的地方，想起那
个奇怪的声音，放眼四望，只见山坡
下一块平地上，两匹马在悠闲地啃
草。兵兵恍然大悟：“刚才吓我一跳
的声音原来是这两匹马啊！”然后毫
不保留地说出了他的惊恐：“叔叔，刚
才来的路上，我真的很害怕，看不清
前面的路，不知道还要走多远，好几
次都想拐回去，可越神秘又越向往，
现在回去的路一清二楚，虽然不害怕
了，但觉得没有来时有意思了。”兵兵
的话我也有同感。忽然想到，人生的
旅途，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正是这种
未知的魅力，才让我们对未来充满好
奇和向往。假如一路都是熟悉的风
景，年轻时我们把自己以后的生活全
部看透了：什么时间和谁结婚、什么
时间有孩子、哪一年工作顺利、哪一
天会有疾病缠身，一路上都有谁陪
伴、什么时候死亡等都清清楚楚明明
白白了，人生还有意义吗？我们还有
勇气活下去吗？

感谢未知，感谢陌生。探索未
知，人生才有了意义。

未知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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蛰居在繁华都市，每天被琐碎庸
常的事务所纠缠，岁月如握在手中的
流沙，从指缝间匆匆滑落，转眼已是冬
天。躲在温暖如春的斗室里，享受着
空调制造出来的惬意，我不禁想起了
那些躲在流年里的冬日时光。尽管彼
时的旧光阴穿过悠长的时空隧道已经
严重磨损甚至支离破碎，但吹在耳畔
的凛冽的风、透过全身的彻骨的寒却
历久弥新，仿佛一伸手就能够到屋檐
下经久不化的冰凌，一抬脚就能迈出
那个瑟瑟发抖如冰窖般寒冷的教室，
一幕幕旧日的镜像鲜活如初，恍若昨
日。

童年的记忆中，我的手一到冬季
就皴裂，裂开的口子像小孩的嘴，碰到
东西就钻心地疼。那时候农村没人戴
手套，连秋衣秋裤都没钱买，更何况可
有可无的手套呢？感到冻手了，就把
双手凑到火上烤烤，或者缩到棉袄袖
筒里取暖。受条件所限，幼时的我整
个冬天都不洗澡，一星期也难得用热
水正儿八经洗上一次手。懒是一方
面，更主要的是过去乡间压根就没有
澡堂，连热水和暖瓶都是奢侈物。每
天早上我总是赖在热被窝里不想起
来，直到母亲做好了饭连喊数遍才极
不情愿地穿衣起床，从水缸里舀两瓢
凉水倒进盆里，胡乱扒拉几下脸，慌里
慌张吃完饭就上学去了。冰冷的水刺
痛着肌肤，每次洗手我都像蜻蜓点水
般，草草完事，久而久之手上的老灰摞

新灰，积攒多了就结成了疙疤，风一刮
便开满裂口，手一握就往外渗血。母
亲看在眼里、疼在心里。终于在一个
星期六的晚上，闲下来的母亲把搪瓷
盆放到炉子上温了一盆热水，端到了
我面前。母亲蹲在地上，把我的一双
黑手按到水盆里，随即我的手像触电
般缩了回来。母亲有点恼火，狠狠地
瞪了我一眼，我便不再反抗，任凭母亲
用泛黄的肥皂在我皴裂的手上来回擦
拭。手终于洗净了，盆里的水一片污
浊，漂浮着这个严冬留给我的印痕。
母亲起身从罐头瓶里倒出几粒楝籽，把
我的手背手心涂了个遍，我顿时感到有
一种滑腻和温润在心间荡漾开来。

那时候，乡间没有雪花膏之类的
护肤品，深秋时节人们把楝树上熟透
的楝籽打下来，用罐头瓶密封储存起
来，作为冬天里的护肤用品。光洁的
楝籽白嫩中透着微黄，薄薄的一层皮
下面是滑腻的果肉，抹在手上散发出
一种臭臭的怪味。很长一段时间，我
宁愿手上裂着口子，也不愿让楝籽浓
郁的臭味留存在我的身上，除非在母
亲的严厉逼迫下才会就范。整个漫长
的冬天，几乎每个星期六的晚上母亲
都会采取热水浸泡和楝籽抹手的办法
疗治我皴裂的小手。许多年过去了，
我仍然记得那些个氤氲着腾腾热气的
冬日夜晚，以及那股令我恶心作呕的
楝籽的浓烈气味。那些人生的片段充
盈着家的温馨和母爱的温暖，滋润着

梦境般的记忆。
前不久的一个周末，我无意中看

到一档新闻节目，是关于乡村留守儿
童的报道。镜头里一群孩子正在教室
里大声读书。透过几个特写镜头，我
看到几个孩子身上的衣服很单薄，小
脸蛋冻得乌紫发青，手上皴口纵横。
下课铃声响了，几位爱心人士出现在
电视画面中，木讷的孩子们从叔叔阿
姨手中接过御寒物品时，连一句感谢
的话都没有说，只是木然地站在那里，
眼神里透着空洞和无助。

我眼里噙着泪看完了那档新闻节
目，一种莫名的感动和深深的刺痛感
染着我的情绪。那些乡村孩童正遭遇
的一切让我清晰地看到了我童年的影
子，这些没有见过世面的孩子和小时
候的我有着同样的感受，只熟悉自己
朝夕生活的村庄，对外面世界的精彩
毫不知情。每一个冬天来临的时候，
他们把受冻当作司空见惯的平常生
活，在他们看来，冬天原本就应该是寒
冷的。

我想，假如我当年没有从那个贫
穷的乡村里走出来，我的孩子会和这
些留守儿童一样遭受着彻骨严寒的无
情侵袭。我是幸运的，我的孩子也是
幸运的。此时此刻，我坐拥在空调制
造出的温暖和惬意中，追忆着流年里
的冬日时光，我好像再次感到一股铺
天盖地的寒流从我生活的村庄席卷而
来，漫过一切萧瑟。

那些年的冬日时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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